羅馬軍團（BC. 58~69 AD.）

背景介紹
西元前58年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開始他征服高盧（Gaul）的行動，這一極具侵略性且最終都未獲元老院（Senatus）批准的行動導致了羅馬共和國的崩潰。當西元前49年凱撒的高盧行省長官任期屆滿時，雖然他應當解散他的軍團，回到羅馬接受裁決，然而他卻選擇了戰爭。他跨越盧比孔河（Rubicon）進軍義大利和羅馬，他先後在巴爾幹半島、埃及、小亞細亞、北非和西班牙擊敗了他所有的對手，並於西元前44年成為終生執政官，當他正準備進軍帕提亞時，反對派刺殺了他。西元前43年凱撒的部下馬克．安東尼（Mark Anthony）和繼承者屋大維（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以及另一位統帥雷必達（Marcus Lepidus）在清剿了反對派後，組成新三頭共同執政，而共和派的主要人物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則被處死，刺殺行動的主要策劃者布魯圖斯（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卡休斯（Gaius Cassius）等也在西元前42年的費利比（Philippi）戰役中兵敗被殺。任何敢於同三頭對抗的政治力量皆被鎮壓，但是安東尼和屋大維之間仍然存在著權利的爭鬥。西元前40年時，羅馬世界被分為東西兩部分，分別由安東尼和屋大維兩人統治。然而，爭奪整個羅馬世界統治權的戰爭很快就爆發了，西元前31年，屋大維擊敗了安東尼和埃及豔后克麗佩特拉（Kleopatra）的聯軍，將安東尼趕回埃及，並逼迫其自殺，至西元前30年內戰結束。
之後屋大維重新改組羅馬軍隊，使其成為擁有28支永久軍團的常備軍，並掀起了羅馬帝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擴張熱潮。奧古斯都（Augustus）
的軍團征服了西班牙北部、多瑙河以南、易北河以西的所有歐洲大陸，直到西元6年到9年的亞米紐斯起義（Arminus）消滅了日爾曼地區的3個軍團，並導致西元9年起擴張的停止。然而，西元43年時羅馬皇帝克勞迪亞斯（Claudius）又開始了對不列顛的征服，之後羅馬帝國還對日爾曼、大夏、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區進行了侵略擴張。
帝國的軍團進行絕大多數重要的戰役都是羅馬人對付羅馬人自己，在西元68到70年間，帝國軍團也和他們舊共和國時期的前輩一樣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動盪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研究征服時期和內戰時期的軍團基本情況，來初步的尋找他們勝利以及失敗的原因。
帝國軍團的建立
屋大維在西元前31年擊敗安東尼和克麗佩特拉並於西元前30年佔領埃及之後，手中已經掌握著60個羅馬軍團。他隨即開始了大規模的裁軍和整編行動，對那些軍團中服役期即將到期的老兵就地解散成為新的殖民，對由凱撒親手建立的軍團給予了補充和整編，為體現統一的羅馬，安東尼手下最著名的軍團也得以保留，這一系列的大刀闊斧的改組後，他掌握的軍團數量減少到28個。相比改革之前的軍團多是由於戰爭需要臨時徵召的，在6年的服役期滿後即遭解散，改革後的這28個軍團被作為長期服役的職業軍隊，其編制被固定保留。奧古斯都第一次制定了明確的服役體制，軍隊的酬勞標準和完成服役後老兵的養老金體系，在後共和國時期混亂的軍隊體制再也不會出現了。至此，羅馬軍團再也不是羅馬公民的軍事組織了，而成為只有奧古斯都個人才可以建立和解散，並由他供養的，只忠於他的武裝力量。
軍團的組織、規模和指揮
一個軍團由60個百人隊組成，每個百人隊由80名士兵，並由一名百夫長指揮，此外百夫長以下還有數名有特殊任務的士兵協助指揮。6個百人隊組成一個大隊，共480人，每10個大隊組成一個軍團，滿員配備4800人，但是實際軍團的人數都低於這個數字。軍團的騎兵在西元1世紀60年代時，每軍團為120人，平時騎兵在編制上隸屬於各百人隊，但是在戰時騎兵是統一編成獨立的作戰單位使用的。
從西元前13年到西元1世紀中期，經驗豐富的老兵一般是服役期已達16年，會被集中調入專門的組建的老兵隊，繼續服役四年。這類老兵隊一隊的人數在500左右，由獨立的軍官指揮，一般編入軍團或承擔獨立的任務。
軍團還擁有人數眾多的隨軍奴隸，戰鬥期間每大隊至少有奴隸120人。他們接受特定技能的訓練，有些奴隸也配備武器，幫助守衛營壘。
百人隊和百夫長
百人隊分前後兩個成對配置，這一配置方式起源於早期軍團的小隊，早期小隊被分為pili、principes、hastati三種。
直到西元前2世紀晚期，羅馬軍團一般由30個小隊組成，每個小隊有160人到120人，
由一正一副兩名百夫長指揮（又名高級百夫長和低級百夫長）。高級百夫長可以統一指揮整個小隊的作戰，因此前百人隊應該擁有對後百人隊的指揮權。由此推斷，老兵小隊是大隊中最高級指揮權的小隊，
之後是成年兵小隊以及青年兵小隊。然而這種等級制度應該更多的是資歷上的排列，而非實際指揮權上的排列。
實際上最高級的百夫長在軍團的第一大隊中，該大隊中最高級的是擁有軍團老鷹標誌的百人隊，軍團的標誌是軍團的識別標誌且同時代表著軍團的精神和士氣，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文獻顯示該百人隊對整個軍團擁有指揮權。
大多數的百夫長都是從士兵中逐級升上來的，多數服役的時間都在10年或10年以上，然而有一些百夫長出身於騎士階層，他們被直接委任為百夫長。騎士階層是羅馬共和國後期以及帝國時期的社會中層或者是從事商業的階層，通常指那些可以負擔的起將自己武裝成騎兵的公民。騎士階層在地位上高於普通士兵，往往可以被直接提升為百夫長或更高的職務，而不用通過考察其在軍隊中的服役經歷和戰鬥經驗。
高級軍官
到奧古斯都重整軍團體制時，通常每個軍團由一個元老院委任的特使指揮。但駐守埃及的第III和第XXII軍團是特例，這兩個軍團由一個騎士階層的長官領導。

對於軍團的指揮官，下屬6名保民官作為副手。其中一名年紀最輕的，是由元老院直接指派的，往往有著良好的社會背景，被認為是作為最高長官的副手，但是由於其缺乏經驗，更多的情況下是作為見習副手，其餘5名保民官都是資深軍官，至少之前都是指揮過大隊一級的輔助軍團部隊，從而晉升上來的。然而，這些保民官中都沒有直接指揮百人隊，或大隊一級的多兵種混合部隊的經驗，所以他們一般只是在戰場上被軍團長官臨時雇傭並幫助指揮軍團。特使以下真正對軍團起重要作用的軍官是稱為營區長官的軍官，他們的名稱來源於以前他們一般負責監督駐地軍營的建設，尤其是後勤以及醫療設施，同時還負責日常訓練和軍團的投射兵器，另外當軍團最高長官和高級保民官不在時行使監督權。
基本的戰術單位：百人隊
傳統的看法認為大隊是軍團最基本的戰術單位，因為從凱撒和塔西佗（Tacitus）的敍述中在提到軍隊的排兵佈陣時往往都是用大隊作為基本單位。然而，大隊如今被認為不能被作為基本戰術單位，因為大隊並沒有專門的指揮官以及徽標，但是百人隊卻兩者皆有。
由此可見百夫長才是軍團中的職業軍官，在百夫長和軍團特使之間，沒有比百人隊更大的由固定軍官指揮的單位了，以上提到的各級軍官一般任期都只有3年，百人隊作為基本單位是一個集中管理的單位。所以當凱撒和塔西佗提到他們的大隊走向戰場時，其實是看著一組組的百人隊走向戰鬥。
徵募
年齡
傳統的規定是每個年齡在17到46歲羅馬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多數軍團士兵入伍的年齡在17到23歲，徵募士兵最多的是20歲的男青年，但是入伍的士兵年齡只有13、14歲的或已經36歲的也多有記錄。
背景
軍團士兵的出生地一般要求為城市或者城鎮，但是很少有士兵是來自於城市中心地區的。因為多數城鎮的中心地區被周圍的農業區所包圍，周圍大片的村莊地區，也被認為是該城鎮所屬範圍，但是帝國的一些地區根本沒有任何的城鎮，而且許多所謂的出生地地名都是偽造的。農民從共和國時期一直是軍隊中兵員的骨幹力量，直到帝國晚期。來自城鎮周邊農業區的兵員由於他們沒有受到城市中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很能吃苦耐勞，因此最受歡迎。事實上，塔西佗斷言西元14年的萊茵軍團叛亂就是因為從首都招募的士兵對勞苦生活的抱怨感染其原本單純的士兵的心靈。
高度
理想的軍團士兵的高度在6羅尺（即1米77，5英尺9英寸），而高度在5羅尺10寸（即1米72，5英尺7英寸）的士兵就已經很適合加入第一大隊了，但事實上要作到這一點很困難。尼祿（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的第I義大利軍團之所以著名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所有士兵來自義大利本土；其二所有士兵的高度都在6羅尺以上。實際上低於標準高度的男性還是可以被其他軍團接受的，一具西元79年死於龐貝城的士兵的遺體顯示他只有1米70，但另一具在荷蘭發現的士兵遺體卻高達1米90，他極有可能是從當地徵募的。西元4世紀的文獻證明，高度在1米65的男性仍然可以被編入精銳部隊中，實際的高度限制和徵募士兵的地區的人口平均高度密切相關。
臨時徵召
許多非主要的軍團一般都是臨時徵召，並且訓練程度也相對要差很多。在羅馬內戰以及奧古斯都對外大規模征服戰爭時期，為應付大規模戰爭，臨時徵召了大量的軍團。招募志願從軍的人員當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是徵召仍然是皇帝非常重視的手段。
共和國時期，軍團的兵源應當是羅馬的男性公民，但是內戰造成招募兵員的範圍擴大了，內戰雙方的指揮官，往往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內大量招募軍隊，而非義大利本土，比如西元前52年時凱撒即在高盧建立了第四Alaudae軍團，之後他又將其解散，而從西元前40年這一地位到遭到了根本的動搖，安東尼手下至少有23個軍團是來自於敘利亞、哥雷西亞
以及埃及，到此時要想加入軍團首要的條件已經不是具有羅馬的公民權了，而是出生時是自由的男性，都可以志願或者被徵募進入軍隊，公民權可以通過在軍團註冊或是在服役期間獲得。特別要指出的是哥雷西亞的第二十二Deiotarian軍團，它完全不是由羅馬公民組成的，它的士兵主要是雇傭軍或者當時還獨立的哥雷西亞王國的部隊，在西元前25年，羅馬征服哥雷西亞後併入羅馬軍團序列，士兵也隨之獲得了羅馬公民權。
西元23年時皇帝提庇留（Tiberius Claudius Nero）哀歎義大利本土缺乏足夠數量的合適的男性公民服兵役，於是他宣佈將要前往各個行省，解散一部分服役期將滿的老兵，通過徵募當地人來補充其餘的軍團。而數量極為眾多符合退役條件的老兵，從側面反映了大約在此之前的20年間，臨時徵召士兵的規模是相當大的。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西元65年時，當時伊利里亞地區大量的士兵退役，甚至引起了皇帝尼祿的重視，這說明25年之前，這一地區的徵召規模之大。
假如一隻常備部隊是主要由志願兵組成和補充的，這意味著每年退役的士兵將保持在一個盡可能低的數量上。在和平時期，這樣的一個約5000人的軍團可以承受其中約40%的成員死亡，另加15%的成員傷殘（考慮到羅馬時期各地流行的瘟疫所造成的人員損失），因為剩餘的人員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同時退役，因此有時間補充兵員，這類兵團一般每年正常人員更替狀態下，需要280名新兵。這樣數量的士兵輪換，還不至於引起皇帝的不安。問題出在，靠臨時招募建立和補充的軍團每20或25年，幾乎所有的士兵都將退役，嚴重影響了帝國的軍事力量。
提庇留的哀歎也說明義大利再也不是羅馬帝國軍隊人力的主要來源了，帝國西部的行省還是主要依靠義大利的兵員，但是軍團中本地的兵員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東部行省則基本依靠當地人，特別是埃及的軍團。一份奧古斯都時代的徵兵記錄提供了36名第三昔蘭尼加和第二十二 Deiotariana軍團
的士兵的籍貫，其中小亞細亞 20人、埃及 7人、敘利亞 2人、高盧 2人，Castris
 2人、昔蘭尼加 1人、塞普路司 1人、義大利 1人。其中只有3人是來自西部行省，其中也只有1人是來自義大利本土，我們甚至可以猜測在註冊的新兵中也只有最後這三個人開始就擁有羅馬公民權。小亞細亞是這兩個軍團兵員的主要來源地，他們在入伍之後獲得公民權，並在註冊時被授予羅馬人的名字。這兩個軍團也招收埃及本地的士兵，另外最顯著的是2名生於軍營的新兵。他們是士兵的子弟，他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儘管官方禁止士兵結婚，但是軍團士兵的兒子還是可以被接受加入軍隊的。
訓練
軍團的新兵要接受為期4個月的每日訓練，訓練由站立開始，沒有什麼比在行進和作戰時士兵保持嚴整的隊型更重要的了！訓練要求新兵在負重20.5公斤的情況下，以普通行軍速度5小時內行進29公里，或者以快速行軍速度5小時內行進35公里。這種負重情況下還只是適應性訓練，在實際情況下每個士兵的武器加上盔甲等的重量還要遠遠大於此。在訓練中保持站立的整齊，其要求是非常的嚴格，百夫長們和教官們經常用手杖擊打任何犯錯的士兵。
當新兵們已經可以跟隨軍號和單位標誌的指揮準確的行進後，此類訓練還是會不斷的重複繼續。他們還被訓練排列各種不同的隊型：密集方隊、楔型隊、圓形隊以及龜甲隊型。他們還要接受跨越障礙、衝鋒和近身戰、變換戰線以及車輪戰的訓練，新兵甚至被訓練跳過敵人的戰線，在實戰中會大有用處。
訓練使用短劍、標槍、盾牌的時候使用的是木制的易損但比實際重量大1倍的武器，士兵使用這些武器對抗1.8米高的訓練樁。教官重點教授新兵使用盾牌保護自己，同時用短劍刺殺敵人的技巧，而非砍殺敵人，由於刺殺的傷口更深，比割傷劃傷更致命，格鬥技巧的訓練每天兩次。
新兵還會接受游泳的訓練，所以戰時部隊的行進很少受一般小河的影響。同時他們還會接受一定的弓箭、彈弓和騎馬的訓練使得每個士兵能掌握多個兵種的技能。
演習是每個新兵在成為正式軍團士兵前的最後考驗，一般在一個月內新兵會經歷3個來回的遠端行軍，該項訓練完成後新兵們要完成一個野戰軍營的營建工作，其要求完全符合實戰條件。
羅馬軍團士兵的各項訓練要求是極其嚴格的，因為戰場的現實是十分殘酷的，但是即使在平時士兵的處境也非常的辛勞。平時絕大多數的軍團都嚴重缺乏人員，有時只能達到標準水準的一半。多數士兵在跨越整個行省的範圍內執行著形形色色的任務，從守衛要塞和擔任員警的角色，到被雇傭參與各類建設工程、收稅甚至替行省長官辦理各類官僚行政事務。只有當發生大規模的戰事，需要用到該軍團時，它的士兵才會集中起來，重新補充人員達到它的最佳狀態，而平時由它承擔的工作則由其下屬的輔助單位承擔。
服役期限
在西元前1世紀，直到西元前31年屋大維擊敗安東尼和克麗佩特拉的阿克提尤穆（Actium）戰役時士兵在軍團的服役期一般為6年，之後奧古斯都將之大大延長了。
西元前14年時在義大利本土的廣大地區內被要求用來安置大量的退伍老兵，此舉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了包括原先的居民在內的大規模的貧困和混亂。這些老兵的數量顯然是極其巨大的，根據資料的推測，他們應該多是在西元前30年阿克提尤穆戰役後加入帝國軍團的，在服役了16年以後退役。奧古斯都遵循的是早期共和國時期士兵服役期的規定：規定指出在西元前3世紀到2世紀時軍團士兵的最高服役年限是16年，此項服役年限的規定在西元前13年時被制度化：軍團士兵將要服役16年，服役期滿時可獲得相當豐厚的退休金用於安置。然而，事實上一旦士兵服役了16年後，他還需要繼續服役4年作為軍團的老兵隊。
到西元5到6年時奧古斯都又將服役期延長至20年，同時退役的遣散費也增加到12000塞司特。
自西元前16年起對中歐的征服和統治導致士兵的服役期大大超出原先的規定，嚴重的超期服役是造成西元14年時大暴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塔西佗的記載：
「白髮蒼蒼的老者，在戰爭中因傷失去手腳的士兵，仍然在繼續服他們的第30年或者第40年的兵役。甚至士兵在宣佈退役之後仍然無法離開部隊，而是繼續在已經更改了番號的軍團的老兵隊裏忍受著無休止的痛苦。」

直到西元1世紀中期，軍團士兵的服役期被統一合併為25年，取消了4年的延長服役期。但一些士兵還是要服役26年，因為退役的命令是每兩年發佈一次，有時他們只能為等待下一年的退役令而多呆一年。
薪水
在西元14年時，軍團士兵的薪水為900塞司特（225第納爾），報酬在一年內分三次發放，退役的遣散費為12000塞司特（3000第納爾），下級軍官和專業兵種可獲得一倍半至兩倍的報酬。士兵的薪水還要扣除裝備、服裝、食物和喪葬的費用，剩餘的收入統一存入軍團的銀行。這個標準的薪水直到羅馬皇帝克勞迪亞斯時才有所提高，但即使是在扣除應扣部分後，士兵還是基本上無法完整的拿到報酬。士兵退役的遣散費也不能完全兌現，往往被用貧瘠的土地作為抵償。根據塔西佗的記載，這些土地往往是被稱為農場的沼澤爛草地或者是亂石崗。
領導和士氣
羅馬軍團經常被描述成一架戰爭的機器，實際上軍團的戰鬥力和領導者以及士兵的士氣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繫。歷史上羅馬軍團同樣經常有在戰場上驚慌失措，並且被有著高昂士氣的敵軍擊敗的記錄，比如西元15年時席西納（Aulus Caecina）率領的軍隊從日爾曼撤退時，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當年全殲瓦盧斯三個軍團的同樣的處境下，羅馬士兵這樣描述到：
「到處見不到供士兵居住的帳篷，傷者衣不避體，敵人切斷了軍團的補給供應，到處混合著泥漿和血水，污濁一片。成千上萬的士兵整日哀歎著，到處充斥著將死的氣氛。一匹戰馬受到人們哀歎的驚嚇，掙脫韁繩發足狂奔，極其巨大的恐懼籠罩著每個人，使得大家以為日爾曼人已經衝了進來，一名軍官發瘋似的奪路而逃，可是他奔向的卻是敵人的方向。」

指揮官必須立刻阻止恐懼和失望的爆發，指揮官席西納的沉著冷靜將部隊再一次組織在了一起：
「他告訴大家恐懼是毫無根據的，逃跑對於軍團是毫無幫助的，他自己躺在軍營的大門口，告訴他們只有自認羞恥沒有勇氣的人才可以從他身上跨過逃命。同時保民官和百夫長們向大家解釋，這是一個錯誤的警報。他將士兵召集到他的指揮所周圍，要求他們安靜的聽他講話，他說明了情況的嚴重性，救援只來自於我們自己，但是我們必須保持謹慎，固守營壘直到敵人的到來，期待他們會強攻我們的營壘，那時我們將向各個方向奮力突圍，到達萊茵河！如果我們現在就逃亡，我們只能遇到更茂密的叢林，更幽深的沼澤和埋葬我們的敵人，然而如果我們是勝利者，我們就能獲得光榮與榮耀。他一再強調他們對家庭的熱愛，對榮耀的追求，但是他一點都沒有提他們不幸。之後他從自己開始將部隊進行了重新安排，軍團長帶領騎兵，保民官帶領最勇敢的步兵打頭陣，其餘人隨後跟上。」

席西納的計畫成功了，當日爾曼人正在討論如何進攻營壘時，羅馬軍隊突然殺出，一舉擊潰敵軍，並追擊敵軍直到夜幕降臨。
軍團士兵們的戰鬥力來自於他們的領導者超凡的魅力和公平的裁決，凱撒、安東尼、傑曼尼古斯、席西納、維斯巴鄉都是有著卓越才能，同時又能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典型例子。百夫長們經常會受到凱撒的公開表揚以鼓勵他們，同時在部隊中樹立他們的威信，在遭遇困境時，他們往往能夠起到平息風波的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指揮官都能作到這一點的，多數人都是殘酷或者腐敗的。當軍官的領導能力不足時，軍團在戰場上的表現也會下降，甚至軍團自身也會反叛成為叛軍。
瓦留斯．派特克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作為伊利里亞叛亂期間（西元6~9年）的一名軍團特使，重點分析了瓦魯斯軍團在土登堡森林被全殲的原因後指出，其主要原因在於軍團的領導能力的低下，以及瓦魯斯本人及起下屬軍官的怯懦：
「大無畏的勇氣是羅馬軍團的立身之本，比嚴格的紀律、充足的體力、豐富的經驗更為重要……軍團被森林，沼澤和敵人重重包圍，士兵像牲畜一樣的被敵人任意屠宰，……將軍有勇氣去面對死亡卻沒有勇氣去同敵人戰鬥……他攜劍逃亡。兩名營地指揮官……當絕大多數的士兵都已經戰死，他們理應投降時，他們寧願選擇接受嚴刑拷打致死，而不是戰死沙場。軍團特使威拉．奴姆紐斯（Vala Numonius）曾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卻丟下步兵，帶著騎兵奪路而逃，希望能逃過萊茵河。將軍符慶（Fortune）一度投降，但再次反抗，最後在逃亡中被殺。瓦魯斯的頭被敵人砍下，屍體的其餘部分被敵人埋葬了。」

西元14年的帕農尼亞（Pannonia）軍團的叛亂的起因是百夫長們和高級軍官們的貪污和殘暴，叛亂者之一的帕西奴斯（Percennius）抗議他的薪水必須支付服裝、武器、帳篷的費用，同時還要用來賄賂百夫長以便減少值勤任務。他的戰友殺死了他們的百夫長盧西魯斯（Lucilius），該人被稱為下一個，因為他喜歡用藤條抽打士兵，而且打完一個還不夠還要叫下一個，同時該軍團的營地指揮官Aufidienus Rufus也是一類貨色之人。
百夫長的貪污行為在羅馬軍團中決非個別現象，但是即使在軍官的貪污和殘暴行為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軍團士兵仍然常常不願意跟隨某些軍官出戰。西元18年時第III 奧古斯都軍團的一個大隊的臨陣脫逃，除了敵人在人數上有優勢外，士兵不願意跟隨一個只知道追求榮耀的軍官去作不必要的犧牲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信仰與屬性
軍團標誌
軍團一級單位的標誌由數位編號和稱號兩部分組成，軍團的編號是在奧古斯都擊敗安東尼重新整編軍團時排列而成的。先前軍團士兵的服役期只有6年時，軍團的數字編號是重複使用的，即如果第II軍團服役期滿解散後，新組建的軍團就被再次命名為第II軍團，
但自西元前1世紀中葉，隨著軍團的服役期顯著延長，對於有顯著戰績的軍團，在其編號之後又加上特殊的稱號作為補充，其中在西元前49年到42年的內戰期間比較著名的軍團之一就是Martia軍團，它的稱號意思是尚武、好戰的，它的稱號太出名了以至於其實際的編號至今卻無人知曉，該軍團最後於西元前42年時在海上失蹤。
軍團士兵的身份根據其軍團的編號和名稱來區分，軍團的標誌是一些特殊含義的徽章，一般暗指其建立者（比如凱撒的第III高盧軍團的公牛標誌，奧古斯都第XIV日爾曼軍團的摩羯標誌），或者代表其參加的重要戰役，如第V Alaudae軍團的大象標誌和第X Fretensis的海豚標誌。一年一度的慶祝的軍團建立的活動中，全員的遊行和檢閱是提升軍團士兵士氣的最重要的活動，因為在和平時期，這是唯一的將全軍團士兵集合在一起的機會。
小組標誌
是什麼能使士兵在戰場上感覺到自己所在的百人隊的位置，以及自己是在和自己的隊友共同作戰呢？在戰場上緊密跟隨自己所在的小組的標誌，是對集體的忠誠的重要表現。在戰場上士兵首先是在為自己的戰友，自己的百人隊，軍團戰鬥，然後才是為了自己的榮耀，最後才是為了往往遠閣萬里之遙的皇帝而戰鬥。
軍團的士兵在駐地或者堡壘中每8人共同使用一個帳篷，這就為士兵們建立起了一種十分密切的戰友間的同甘共苦的親密關係。這種小組並不只是單純的軍事單位，士兵們的生活以及作戰都與其緊密相關。在羅馬軍隊中將軍們是不會和士兵住在一起的，同時在堡壘裏沒有專門的軍人食堂，在野戰營房裏也沒有特設的炊事設備。羅馬的軍團士兵必須自己準備飲食，並且用薪水購買食品。不難想像，每天同帳篷的士兵們，同吃同住在一起，談論著大家共同關心的事，戰友間如此緊密的關係才是設立小組標誌最本質的原因。只有這種從訓練到日常生活，從堡壘到野戰營房，從閒暇的時間到餐桌上培養起來的感情，在戰場上才能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百人隊中的每一個士兵能夠有效的協同作戰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互相非常的熟悉，不是同志就是朋友，百人隊的規模不大，士兵們很快就可以熟知對方。每個百人隊的標誌都代表著這個集體的榮譽，集體中的每一個士兵為這種集體精神所驅使奔赴戰場和自己周圍熟知的人一起戰鬥，而不讓集體中的任何一個人掉隊。
羅馬軍隊中同志關係的重要性是顯著的，拉丁語中Contubermalis意思是同住一個帳篷的8個士兵組成的一個單位，它不但是軍團中最小的編制單位，同時這個小集體中每個人的合作也是每次戰役取得勝利的保證，這種士兵間的夥伴關係被廣泛的予以接受，不但是士兵們、將軍們，特別是皇帝都非常重視這種關係，夥伴關係將整個軍隊團結在了一起，同時無論何種階級的士兵都對其同伴負責。然而，通過對這種關係的進一步研究，一個令多數人感興趣的事件被從一個奧古斯都時期的士兵的骨灰壇上發現了。從上面十分簡單的祭文中，披露了該士兵是由於另一個在同一個部隊服役的同伴的背叛而不公平的死去的，顯然這個同伴背叛了士兵們之間同志般的親密關係。
這個骨灰壇是在錫耶納（義大利中部城市）的東南部發現的，墓穴中還發現了一枚西元前15年時的硬幣，所以有理由相信該士兵是奧古斯都時期的一名士兵。該士兵叫做海彭紐斯（Hepennius），考古發現認為他應該是一名禁衛軍或者是市內大隊，他在羅馬被殺之後，骨灰被送回原籍安葬。
依靠士兵之間互相的信任，這樣才能在戰場上獲得勝利或者是生存下來。在許多的士兵的墓碑上都留有兄弟的字樣，但是其中大多數從立碑者和被立碑者的姓名可以看出，他們根本就來自於不同的家庭，也明顯沒有繼承的關係，從這一個字眼可以清楚的表明，軍團士兵間的感情往往親如親兄弟一般。所以如果把軍團看做是一個小的社會的話，Contubermalis就是這個小社會中的一個個小家庭。
士兵間兄弟般的情意往往會導致在戰事不順利時士兵的集體自殺，西元28年時，400名輔助步兵被敵人圍困於一個山谷中，為了避免被俘虜，他們選擇了集體自殺。西元前54年凱撒的部分軍團和一些其他軍團的數個大隊在撤離Eburtones地區時遭敵圍攻大部被殲滅，少數部隊成功的逃入了他們的冬令營，並且粉碎了高盧人的進攻一直堅持到天黑，然而他們依舊選擇自殺，而不是撤離。亞壁為我們提供了士兵眼中選擇自殺的原因，他認為西元前42年時Martia軍團的全體士兵在他們乘坐的船隻被他們一向蔑視的敵軍艦隊擊沉之後，不堪受辱，採取了集體自殺的方式。
這種集體自殺的方式實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這種行為被認為是對敵人的嘲弄，使敵人認為自己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另外此種方式還被認為是保住了整個軍團的榮譽。當羅馬軍團圍攻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城時，猶太人放火焚燒了一座門廊，切斷了一大批羅馬士兵的退路，多數羅馬士兵都被燒死了，剩下的也都被猶太人截斷了退路，只有一個叫Longus的羅馬人逃了出來：
「猶太人被Longus的勇氣和精湛的武藝所感動，加上沒人能殺死他，於是他們請求他離開並發誓保證他的安全。Longus的哥哥Cornelius聽到後，大聲呼喊，提醒他不要玷污他自己的名聲以及羅馬軍團的聲譽。被他哥哥的言辭所感動，他揮舞著自己的劍使得雙方的士兵都能看見他，然後刺向了自己。」

綜上所述，軍團士兵間的戰友關係是十分緊密的，以至於士兵寧願與自己的戰友一同去死，也不願意被敵人俘虜，同時自殺行為也是受強烈的羞恥感的影響。
禮儀、獎章和懲罰
誓言
這裏我們要回顧一下每一個羅馬士兵宣誓時的誓言，誓言明確了士兵要對他們的皇帝和國家盡忠。通常在每年的元旦士兵們都要重複這樣的宣誓儀式，維琪紐斯總結了西元4世紀時基督教的版本：
「我們以上帝、耶穌、聖靈的名義宣誓，我們以我們僅次於上帝被人類所愛戴的偉大的皇帝的名義宣誓……我們作為士兵宣誓，堅決的服從皇帝的指揮，從不逃避我們神聖的職責，永不拒絕為羅馬而獻身。」
在西元前216年，羅馬正式明文規定士兵的誓言之前，士兵有兩種非正式的誓言。第一種是服從元老院；第二種是小隊中的士兵一對一互相宣誓：從不背棄戰友而保護自己的生命，除非是被要求揀拾武器，攻擊敵人或者救助戰友，否則在戰場上決不離開自己的位置。雖然在這之後，宣誓效忠指揮官和羅馬被加入了誓言之中，但之前的誓詞一直到共和國後期和帝國早期，仍然被放士兵在百人隊裏的宣誓的誓言的開頭。凱撒曾經提起他手下的兩個百夫長Pullo和Vorenus，他們為級別和榮譽爭的不可開交是一對死對頭，儘管他們互相仇視，但是在戰場上他們卻依舊互相救助，並肩作戰。
獎章和裝飾
拋開各種等級，羅馬軍團中被授予橡葉冠代表著最高的榮譽，這一殊榮授予給那些在戰鬥中拯救了自己同伴生命的士兵。在戰鬥中從敵人手中搶救出自己的戰友被認為是最最勇敢和無私的行為，這種行為是軍團士兵間戰友情的集中體現，同時充分說明士兵在戰鬥中不是各自為戰而是並肩戰鬥，這是軍團作戰有效性的根本來源。Marcus Helvius Rufus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獲此殊榮的軍人，他由於在西元20年與Tacfarinas的作戰中成功營救了一名軍團老兵而被當時的羅馬皇帝提庇留授予橡葉冠。
Rufus是現在可知的最後一位得此殊榮的士兵，因為之後此項榮譽只被授予軍官。從他在義大利的家鄉的墓碑上的記錄發現，Rufus之後被提升為Primus Pilus。
這在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破格提拔，參加屋大維與安東尼的阿克提穆戰役的士兵有的在名字中被賜予阿克提穆戰士（Actiacus）的榮譽稱號。
羅馬人通過各種獎勵來激勵士兵勇敢的精神，受獎的士兵通過這些獎勵性的飾物同普通士兵們以及軍官們從衣著上有所區分。作戰勇敢的獎勵也分很多種，從佩帶的領章、獎章到賞金以及晉升的機會，各種冠、矛以及旗幟，一般被授予百夫長或更高級的軍官，在遊行以及作戰時官兵都會佩帶這些飾物以表現自己的光榮。這些飾物由於其代表著佩帶者的榮譽，往往在戰場上成為士兵激烈爭搶的戰利品。
懲罰
紀律是高壓線，每個軍人都要嚴格的遵守。戰場上的怯懦表現以及怠忽職守的行為，比如在站崗時睡著了，都將受到Fustuarium
、鞭打或降級的處罰。如果整隻部隊在戰場上有怯懦的表現，則該部隊要接受十取一的懲罰，即每10人中抽一人處死，這一懲罰極其殘酷，也很少被使用，但最晚一直持續到西元18年時。
其他的一些懲罰措施則只是象徵性的，主要是用來羞辱軍官的，比如置士兵於令其厭惡的環境中或命令士兵不能與其他人同住在堡壘內，而只能住在外面，或者是收掉士兵的腰帶，命其帶上沉重的盔甲，舉著木杖遊街等等，只有受罰的士兵在戰場上表現出色以後，這類懲罰才會被取消。
主動出擊
儘管軍隊十分注重紀律以及保持軍團戰線的嚴密和完整性，但是在一定的程度內，羅馬軍隊也鼓勵軍人偶爾違反紀律主動出擊，進行一些十分危險，鹵莽的勇敢行為。
由於當時通信手段的極度落後，士兵在戰鬥中很容易失控，此時，士兵的單獨行為，往往會對整個戰役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
西元67年，羅馬人圍攻嘎馬拉時，第15  Apollinaries軍團的三名士兵，違反命令，擅自從一處城牆的地基中取出了5塊關鍵性的基石，造成此處的城牆崩塌，保證了羅馬軍隊順利佔領該城。
但是在另外的情況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一次戰鬥中，Flavian軍團的2名士兵，因為去揀旁邊第15 Primigenia軍團傷亡士兵的盾，走到了別人的戰線上，造成數條戰線的混亂，並造成不必要的傷亡。通過這些事例將軍Suetonius Paulinus曾指出，軍團作戰的成敗往往就在於少數幾個士兵的行動上。
營區生活
構建營房
戰役期間在建立堅固的營房之前，羅馬人通常盡力回避與敵方正面作戰。從每個百人隊中選出的部分人員和隨軍奴隸在行軍縱隊之前，清理道路以及為修建營區做好準備工作。他們首先將崎嶇的地面整平，每個參與修建營區的單位都很清楚他們的職責，所以建設工作可以快速有續的進行。在和平時期，軍團中的下級軍官以及Immunes可以不用參與繁重的建設以及清掃營區的工作，但是在戰時由於情況緊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責，或者參與建設，或者負責施工區域的安全警戒。營區通常承矩形，四周環繞著一道壕溝，溝中挖出的土和以草根用於修築營區的圍牆。在每一邊的圍牆上都開有一個大到足以供騾馬進出的大門，大門的尺寸還必須滿足在緊急情況下方便部隊突圍，每個大門也都有壕溝和壁壘保護。大量的木制蒺藜
放置在圍牆前以及哨位四周。營區內由兩條交叉的主要道路分成四個部分，道路的交叉點設有指揮部和操場，特別要關注的是營區內還留有足夠的野戰廁所和一個野戰醫院，士兵們分別在四個區域內按照編制單位搭建成排的皮制帳篷居住。
百分之二十的部隊負責營區的值班保衛工作，其餘的人也不會無所事事，營區內有數不清的工作可以給他們做：給水、照料運輸用的牲畜、修理武器設備、清掃營區、操練以及營區行政事務。每日的就寢、吃飯（早飯和正餐）有固定的時間規定，每天早操是非常重要的活動，當天任務的分配以及當日的口令，都會在早操時宣佈。
就餐和娛樂
正餐是在晚餐，只有在晚間當普通士兵有空之後才能吃一頓正餐。戰時士兵一般會攜帶至少三天的食物配給。最基本的食物配給是，硬面餅或者小麥粉制的麵包、燻肉、乳酪、豬油和醋（便宜的發酵葡萄酒加水兌制）。然而，1.5倍甚至雙薪的士兵，可以吃的起好一點的葡萄酒、啤酒以及其他食物，比如魚、蔬菜、果脯等，這些東西可以從一種叫vendors的人手中購買。vendors是一種由政府授權認可的，准軍事的掠奪者，他們跟隨著羅馬軍團在敵人的領土內搶奪搜刮戰利品，一方面為軍團提供一定的補給，同時也為自己的口袋增加補給。當在行軍過程中發生宗教祭祀活動之後，用做祭品的動物為軍團的普通士兵提供了肉食補充。當軍團經過羅馬統治的行省時，那些一心討好帝國皇帝的有錢人將為野戰軍的吃喝玩樂買單，但是通常情況下，羅馬人會向這些不幸地方的人們強征一筆稅來解決補給問題。
回到基地的軍團，士兵們可以去公共浴室，那裏提供洗浴、健身、飲食和賭博，在羅馬要塞周圍的定居點往往會不斷的成長繁榮起來，周圍開設的商店、酒吧以及妓院，為阿兵哥們提供全套的服務。羅馬城堡內有時還會設有競技場，進行體育比賽或者更為戲劇性的表演節目。然而，目前這些提供娛樂的人員是否會隨同軍團出戰，還不得而知。狩獵活動對許多士兵來說是一項最受歡迎的娛樂，即使是在作戰期間也是如此，然而，一般只有有馬的士兵，特別是騎兵能有這種機會，因為他們將此項活動視作一種戰鬥技能的訓練。
軍營裏的其他人員
軍團裏有許多的女人，其中包括士兵的習慣法妻子（奧古斯都禁止士兵結婚）和從基地帶來的妓女。這些事實婚姻的士兵夫妻在軍營內也生育子女，但是這些妻子以及子女是否在營區內生活，享受軍隊的供給就不確定了，營區內建築的臨時性建築可能就是為他們準備的。西元3世紀時，軍人經常因為他們的家屬處於危險境地而發生反叛，跟隨野戰軍團的婦女、兒童、lixae
和隨從的人數通常超過了軍團士兵的人數。
拔寨
一大清早，整座營盤如同建起來時一樣被迅速、有續的拆除：第一聲號響後拆除帳篷；第二聲號響拆除營區設施並將部件打包裝上騾馬牲畜；第三聲號響後整好隊型。士兵在整理完畢後，指揮官的傳令兵將會大聲詢問三聲你們準備好上戰場了嗎？士兵連呼三聲準備好了，隨後部隊開拔！
戰鬥
編隊陣型與戰線深度
西元17年時羅馬人大破Tacfarinas的陣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第三奧古斯都軍團居中，側翼是輕裝輔助軍團的幾個大隊，騎兵也佈置在兩翼，此種佈陣方式是在戰鬥中最常用的方式，儘管如此大規模的軍隊經常排成2到3列戰線。
多重戰線經常出現在羅馬人的作戰中，凱撒通常使用三重戰線，將軍團的10個大隊按4-3-3排列成三線，當一線與敵人作戰時，二線作為一線的預備隊或者接替一線作戰（如果可能的話），三線則可以用作修建營房及防禦工事，或者向兩翼機動，作為前兩線的預備隊，甚至在必要時組成第四條戰線。
我們有證據證明羅馬人通常會排成1、2、3線偶爾會排成4線作戰，最多時有排成6條戰線，那是一個大隊裏的6個百人隊，一個跟一個的排成戰線作戰。只有當一個大隊被孤立了，或者作為一個戰鬥特譴隊使用的時候，各百人隊才會分成不同戰線仿照一個小型的軍團樣式列陣。
每條戰線的深度一般可有3、4、6、8、10或更多行橫隊，這要根據戰場的環境，軍隊的戰鬥力及人數的多少，士兵的經驗等。在非常狹窄的地段，羅馬人會排列成非常緊密的隊型，估計是以一個contubernia
為單位組成一列，但沒有直接的資訊來證明這種猜測。在比較開闊的地方羅馬人會排成棋盤式的陣型，這種佈局似乎是因為羅馬人不是依靠方陣的總重量衝開敵人的防線。Polybius指出每個羅馬士兵佔據一個寬1米8，縱深1米8的平面，而Vegetius將寬度減至90公分，縱深增加至2米，加上將士兵錯開排列，這樣士兵的標槍在當長矛使用時不會因為抽拉時傷到後面的人。羅馬人這種錯開橫排的佈陣方式，有許多的證據可以證明，龐培的軍團在西班牙作戰一直使用這種機動靈活的佈陣方式作為標準的作戰陣型。
羅馬人喜歡在開闊、平整、乾燥的地面作戰，或者選取斜坡的頂部列陣，因為當敵人向坡頂進攻時，羅馬人的衝鋒將更有衝擊力。他們不喜歡因地形限制而將陣型排的過於緊密，而失去機動的空間。如果需要，或者能夠輕易調整戰線前的障礙物的話，他們也會以狹窄正面作戰，他們情願清除戰線前的樹木或房屋，也不願意環繞著障礙物佈陣，因為這樣會使陣型大亂，無法指揮。
不連續戰線
羅馬人的戰線是不連續的，戰線上的缺口體現了羅馬方陣中各組成的單位的機動作戰的思想，這一特點清晰的體現在羅馬軍團中。比如在Trebbia當輕步兵從這些缺口中撤退到重步兵身後之後，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缺口被重步兵關閉了，然而戰鬥在此時才真正的展開。凱撒也指出了軍團戰線中的缺口的存在，他曾要求兩個大隊在編組時兩者中間的缺口留小一點。這一點並不能告訴我們戰線上缺口通常都很小，但是我們可以瞭解到當凱撒對不列顛人的戰術還不瞭解的時候，戰線上的缺口要比通常的小。從羅馬人的環型陣型中發起的以大隊為單位的集團反擊戰術也證實了即使在如此看重緊密性的防禦陣型中也存在著戰線缺口，如果沒有缺口存在，集團突擊所造成己方陣型的混亂將很快導致全軍陣型的崩潰。當然還有一個證據能證明陣線的不連續性，就是軍團指揮官能夠在各條戰線上快速的穿梭移動，及時的靠前指揮。
Polybius和Livy認為小隊之間缺口的寬度達到小隊所占戰線寬度，這樣便於個小隊在戰線各處機動。大隊之間的缺口如果也如小隊一樣未免太寬了點，但是卻可以解釋在法薩盧戰役中第三線的大隊如此迅速的補充到第一線，但是還有另一種解釋就是，第三線的大隊可以以百人隊為單位成縱隊一個接一個的從缺口處迅速補充到第一線。因此，我們設想這些缺口的寬度應該界於一個大隊到一個百人隊的寬度之間。
對戰線上的缺口存在著的潛在的危險的人認為，敵人將從這些缺口中洶湧而入，然而，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除非敵人始終保持自己的陣型的緊密性，同時又不能產生混亂，同時他們自己的陣型上不能因此也產生缺口。無論如何，輕步兵都會保證缺口的安全並且給予缺口內的敵人以交叉火力的殺傷。
戰鬥中的百夫長、旗手和副百夫長
百夫長和旗手
百夫長站在所在百人隊的最前面靠右的位置。他們有可能是緊緊排在第一橫排的最右邊的第一個位置，但是從很多似乎百夫長常常站在與百人隊有一段明顯的距離，因此常常暴露在陣型之外。然而，一個大隊裏的百夫長通常不太會在一次戰鬥中都遭到傷亡。
通常旗手的位置是在每個方陣的前部，比如西元60年，Suetonius Paulinus帶領軍團攻擊盎格魯的Isle時，起先羅馬人看到對方陣營中瘋狂的德魯伊教團員和敵方婦女時士兵們躊躇不前，但是當戰線前的旗手發出進攻的信號，並率先向敵人發起衝擊後，軍團中的普通士兵隨即也向敵人發起了進攻，同樣的Metellus的軍團也是在旗手的引領下向Jugurtha發起了攻擊。西元前47年
在Ruspina，凱撒曾要求他的士兵們在作戰時不得超越旗手之前四英尺的距離，這一事實也從側面說明旗手在凱撒的軍隊中也是處在陣型的前排的。旗手在行軍之時也是走在縱隊之前的，因此當軍團從行軍隊型轉成作戰隊型時，士兵都需要跟隨旗手的引導。
然而軍團中有一種被稱為Antesignani的兵種，Antesignani直譯為軍旗前的士兵，通常Antesignani組成戰線最前一排的散兵線，他們持橢圓的盾，主要以向敵方投擲標槍為作戰模式，通常被佈置在主戰線之前的位置，另外，在多數情況下，旗手是站在每個方陣的前一排（或數排）重步兵身後的，此時在旗手之前的重步兵也可以被稱為Antesignani，因此說明旗手並不是在戰線的絕對最前的位置，而是主戰線相對靠前的位置。Vegetius比較喜歡在旗手前佈置一排重步兵，而該方陣中的其他士兵圍繞在旗手周圍排布，旗手由於其容易受攻擊，所以在戰局陷於僵持，或者當考慮到為避免軍徽被敵人奪取時，旗手會被要求撤離到方陣的後部。
旗手由於在戰鬥時要引領所在單位的作戰，往往成為敵人重點攻擊的目標，所以旗手在戰鬥中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其傷亡率一般和百夫長的傷亡率不相上下，部隊失去其標誌對於羅馬人的士氣來說是極大的打擊，因此在戰後如何討回或者奪回失去的部隊標誌往往受到極大的重視。因此奧古斯都在西元前20年從帕提拉手中討回了之前克拉蘇和安東尼失落的軍旗被認為是羅馬人對外的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而Germanicus在西元14至15年的戰役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奪取之前瓦盧斯失落的軍團軍旗，這次羅馬人奪回了兩面鷹旗，第三面在西元41年時也被奪回。因此戰鬥往往最終演變成為了爭奪軍旗而展開的混亂殘酷的肉搏戰，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Cremona戰役：
「Vitellius一方是第二十一Rapax軍團，這隻軍團久負勝名，而Otho一方的第一Adiutrix軍團，在此之前從未參加過實戰，但是他們卻如初生牛犢士氣高昂，渴望著初戰勝利一舉成名。戰鬥之初第一軍團一鼓作氣，突破第二十一軍團的第一排士兵，奪取了他們軍團的老鷹標誌。軍團標誌的失落極大的刺激了第二十一軍團的士兵，他們隨後發起了瘋狂的反撲，殺死了第一軍團的一名重要指揮官Orfidius Benignus，並繳獲了大量的旗幟和部隊標誌。」
衡量戰果不單單看對敵方造成多少傷亡，更主要的是看繳獲多少軍旗。Sulpicius Galba曾寫信給西塞羅說：「在擊敗了安東尼後我們繳獲了他的兩面老鷹旗和六十個標誌，這是一個輝煌的勝利！」
士兵們的士氣來自於所在單位的標誌，它們是軍隊戰績和精神的凝結，同時更是戰鬥時指引士兵的標誌物。各種標誌尤其是軍團的老鷹標誌是士兵們崇拜的物件，老鷹標誌在軍團駐紮的基地裏有專門的地方，猶如神像一樣被供奉著，這個地方被稱為aedes principiorum，是一個神聖的地方，旗手尤其是老鷹旗的旗手都是在士兵中很有影響力的人。
副百夫長
當凱撒與比利其人
作戰期間，驚恐萬狀的後排的士兵不顧百夫長的嚴令，四散躲避敵人的箭矢。好在還是有足夠的士兵堅守戰線頂住了敵人的進攻。分析這場戰鬥中存在的潛在的危險說明，在戰線後排佈置副百夫長，幫助百夫長指揮的首要目的，應該是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Polybius描述的羅馬軍團，在每個百人隊的最後排有兩名副百夫長，毫無疑問在希臘重裝步兵方陣中也有類似的安排。Xenophon也曾建議將最好士兵放在最前面，將缺乏經驗的士兵放在靠後的位置，這樣在作戰是他們前面有優秀的士兵帶領著，後面也有出色的士兵推著前進，從羅馬共和國晚期到帝國初期的軍隊編排上，副百夫長確實是處在百人隊後部的位置。從考古發掘羅馬時期的墓葬中發現，副百夫長一般手持一根權杖樣的棍子，頂端鑲有一個圓球。在羅馬皇帝Maurice編寫的一本羅馬晚期的軍事手冊中規定，軍官在作戰時在方陣後面用矛柄末端戳那些掉隊的士兵讓他們重新站好位置。副百夫長的手杖的功能也應該是一樣的，同時在作戰時Tesserarii（掌管口令的軍官）手中的手杖也有類似的功能。
Vegetius強調，新兵的訓練要從不斷的高強度站立訓練開始，使得每個士兵都能在不同的行進速度下保持步伐的一致以及隊型的整齊。雖然在多數情況下，通過嚴格的訓練，加上以往的戰鬥經驗，士兵在作戰時並不需要指揮就可以保持訓練時的站立要求，然而在戰場的情況瞬息萬變，在極端的環境下，士兵還是會在作戰時產生混亂。紮馬戰役中，羅馬和迦太基的步兵先是以極為緩慢的速度互相接近，當雙方距離達到衝鋒距離時，羅馬人的前排開始奔跑起來，隨後便率先主動發起了衝擊，法薩盧會戰中，凱撒的軍隊一度停下整理隊型。沒有證據顯示號手曾再次吹過進軍號，號手在軍團中的作用主要是傳達軍官的命令。由此推斷，可能是有某些軍官發出了一個特殊的調整隊型的命令。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百夫長們和旗手們用拉丁語喊著左、右、左，踏著步子，副百夫長用手杖敲著那些踩錯步子，或者沒有對齊的士兵的樣子。從眾多描述軍隊行軍及戰鬥的文章中發現，羅馬人起步似乎也是先出左腳的。
作戰經驗的重要性
作戰經驗是至關重要的，西元前57年凱撒在Sambre河會戰中，先前的訓練以及作戰經驗，使得他的軍團可以更加自主的對敵情作出正確的反應。正在修建宿營地的士兵，在受到敵人偷襲時沒有將時間浪費在尋找自己所在的大隊或者百人隊，而是集合在最近的標誌旁，立即進行還擊。Appian對Martia軍團以及其他幾個主要由老兵組成的軍團的在Forum Gallorum作戰的情況分析，非常有參考價值，Martia軍團由於考慮到新兵組成5個大隊在作戰時容易產生混亂，遂將他們佈置在其附近，沒有急於投入戰鬥，Appain指出老兵的戰鬥經驗使得他們成為了自己的指揮官。西元69年巴塔維亞大隊和殘餘的第一日爾曼尼亞軍團在波恩外的戰鬥，儘管人數處於劣勢，但是巴塔維亞大隊還是憑藉經驗和出色的戰術素養，擊敗對手。塔西陀也指出有經驗的士兵，熟知其在行列中的位置，是軍團隊型快速展開的重要原因。
作戰時的呐喊
如果作戰時時間允許，軍團會將戰線展的很長，而指揮官會策馬奔走於各個單位之間，告訴他們一些注意要點，鼓舞一下士氣，直到指揮官命令進攻開始，號手吹響進攻號，士兵跟著旗手前進。
在標槍投向敵人或者軍團發起衝鋒前的一刻，士兵們發出呐喊，呐喊一能壯膽，二能怯敵。然而，Appian解釋了為什麼在Forum Gallorum會戰中雙方都沒有像通常一樣呐喊，因為他們都知道對於久經沙場的老兵，哇哇亂叫嚇不住對手的，只會浪費自己的體力。
衝鋒
士兵只有在離敵人很近的距離上才會發起衝擊，當距離足夠近時他們首先向敵方投擲標槍（最大距離約30米或可能更近），此外過長的距離會在衝擊時耗盡士兵的體力，凱撒對法薩盧會戰的總結對我們理解這一點很有幫助：
「兩軍開戰前相隔的距離保持在雙方都能發起衝擊的距離上，但是龐培先前命令他的部隊在凱撒的軍隊發起衝擊時保持不動。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凱撒的第一次進攻會打散凱撒的部隊的陣型，所以他命令自己的部隊在與凱撒的部隊接觸後打擊已經分散了的敵人。他同時也希望他的部隊在原地不動，通過盾牌密集的防禦可以減少對方標槍的殺傷效果，如果也通過投擲標槍，或者反衝擊則達不到這麼好的效果。另外，龐培還認為長於平時一倍的衝擊距離會使凱撒的部隊體力不支……
但是當我們的士兵，手持標槍衝向敵人的時候，突然發現龐培軍隊竟然在原地不動，出於之前的作戰經驗，他們本能的在中途停下來整理衝擊隊型，因此沒有如敵人預想的那樣浪費太多的體力。在短暫的停頓之後，他們再次發起衝擊，向敵人投出了標槍，迅速拔劍殺入敵陣。
當士兵投出標槍之後，只有最前排的士兵距離近到可以使用短劍，他們在敵方陣型中尋找被殺傷者作為突破口，在敵人重新列隊之前衝開缺口。每個士兵都會找一個對手，通過衝擊時的慣性，用盾牌中間的金屬突出物頂撞敵人，或者將對方推倒，然後用短劍刺殺對方。」

塔西佗曾經描寫過第一次Cremona戰役時Othonians 和 Vitellians兩軍間的肉搏戰：
「他們貼身肉搏，用身體的重量頂著盾牌互相推擠對方，他們沒有互相投擲標槍，而是用劍和斧頭互相刺砍著對方的頭盔和鎧甲……
倒下的人阻擋了後面的人，給整個隊型造成更大的混亂。隨後跟進的士兵迅速將敵方戰線上的缺口撕開，並希望借此給對方後排的士兵造成恐慌，導致敵方全線崩潰。
軍團的士兵們舉起盾牌，把頭放的很低，以用來保護他們的臉和眼睛免受短劍、長矛以及箭石的傷害。戰鬥中雨點般的箭石、標槍甚至長矛在空中飛舞，呼呼作響，撞擊在盾牌上鏗鏘有聲。此情此景給戰場上的士兵以極大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威脅，尤其是那些站在後排的，他們沒法作戰只是眼睜睜的看著前排的戰友在戰鬥在流血、死傷，凱撒曾描述過這些後排的士兵處在這種情況下時脫離了陣型，放棄了抵抗，四散躲避空中橫飛的箭石。
當第一排士兵與敵人發生正面接觸時，後排的士兵按照訓練時的隊型迅速各就各位，他們一邊與敵人交戰一邊大聲呼喊著後邊的人支援。後邊的士兵向敵人投擲標槍，當前排的人倒下的時候，後排的立刻補上去。後排整齊的士兵給了前排士兵極大的支持和安全感，而他們對於敵人有著巨大的精神和實體兩方面的壓力。儘管實際上的白刃戰只發生在第一排與敵接觸的士兵中間，只有距離足夠近了，第二排的士兵才有可能用重標槍當做長矛來使用。後排的士兵一般不會去推前面的士兵，因為這樣的推搡會造成隊型的混亂，造成前排士兵被推倒或者踩踏的嚴重後果。」

比如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戰役時發生的一樣：
「被推倒的人被其他人踩成了肉醬……雙方前排的士兵不是被殺死就是被踩死，沒有人能夠後退。雙方後排的士兵推著他們前面的戰友，兩軍擠在一起亂做一團。
在最初的兩軍對進之後，戰鬥迅速演變為個人之間或者較小的戰鬥單位之間的近身對抗。這些單個單位往往是先向對方發起一次迅猛的衝擊，短時間的進行貼身格鬥，然後迅速回撤一段距離略做休整，用各種投擲兵器互相攻擊，然後再次衝擊，或許還會調換一下隊型。」

塔西陀在記錄第一次Cremona戰役時記述過這種車輪式作戰形式：「士兵們一會兒進身肉搏，一會兒又拉開一段距離，前一次他們以較為分散的隊型發起衝擊，後一次又以密集隊型發起衝擊。」
Sulpicius Galba在一封寫給西塞羅的信中說起西元前43年時在Forum Gallorum與凱撒的部隊作戰時的情形，馬背上的Galba對整個戰場一目了然，同時敵人對他也是一目了然：
「當安東尼的騎兵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時，Martia軍團和兩個禁衛大隊失去了控制，無法將他們撤回，我們只能跟著他們被迫向安東尼發起攻勢……我們用12個大隊組成一條戰線……突然安東尼的主力衝出村莊，迅速組成戰線，隨即向我方發起衝擊。雙方一接戰便是空前激烈的戰鬥，我率著Martia軍團的8個大隊在右翼首先迎戰安東尼的第XXXV軍團，因此右翼離開原來的位置向前推進了將近500步的距離。從而，當敵人的騎兵試圖包抄我軍側翼時，我只得後撤，並派遣我的輕步兵阻擋對方的摩爾人的騎兵，防止他們從後面突襲我的部隊。同時我意識到我開始被敵人包圍，而安東尼本人正在我身後不遠的地方，我馬上向剛從營區跑來的我方支援部隊疾馳而去。周圍都是敵軍，我把盾牌背在身後，我的士兵發瘋似的向敵人投擲標槍掩護我，我能夠幸運的逃脫，要感謝我們的士兵在敵人的包圍中認出了我。
戰鬥按照安東尼最喜歡的方式發展著，剩餘的Martia軍團、禁衛軍大隊和其他部隊被擊退，但是安東尼沒能攻佔敵方的營地。當他準備撤回自己的營地時Aulus Hirtius率領的兩個軍團給了安東尼出其不意的沉重打擊，安東尼被擊敗並被奪取了兩面軍團的老鷹旗。」

Appian是這樣描述的安東尼被擊敗時的情形：
「安東尼和屋大維的士兵們咆哮著，雙方的旗手揮舞著旗幟，戰鬥激烈而血腥，他們很少有機會使用投擲兵器……通常的戰術技巧無法使用，雙方混戰在一起，用短劍刺砍著對方，試圖從對方的戰線上撕開缺口……戰場上死傷者枕集，傷者發出痛苦的呻吟，將軍騎著馬跑前跑後，驅趕著士兵們不斷發起進攻，筋疲力盡的士兵被一批批的換下來，後面的士兵一次次的衝上去拼命。最終屋大維的軍團（實際指揮者是安東尼）……頂住了敵人的進攻，並將敵人的戰線向後推動，但是敵人的戰線猶如一台鋼鐵巨獸。不久，他們的第一排戰線突然崩潰，前排的士兵迅速向後撤退，緊跟著二、三線也開始後撤，並隨即發生混亂，敵人順勢掩殺過來，直到安東尼的軍隊全線潰散。」
西元69年第一日爾曼軍團和軍團中反叛的巴達維亞大隊之間的波恩戰役，是經典的通過出色的戰術以及高昂的士氣以少勝多的戰例：
「巴達維亞的特使來到營地向軍團長官表示，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再也無法忍受軍隊裏無休止的勞苦，他們只希望回到家鄉，享受和平。如果你們同意，我們將和平的通過此地，但是如果你們阻止我們，那我們就用劍為自己開闢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軍團的軍官們不太願意冒險與巴達維亞一戰，但是禁不住士兵們的鼓動，他們有約3000人的軍團士兵，其中還有不少倉促起程的比利時人的大隊的士兵，一部分農民以及隨軍奴隸。雖然這些人都缺乏必要的軍事訓練，但是卻充滿了必勝的信念和直面危險的勇氣。他們立即衝出營地，包圍了人數占劣勢的巴達維亞人。但是這些巴達維亞老兵訓練有素，他們迅速組成縱隊，護住自己橫隊的兩翼，在擊退了比利時人之後，羅馬軍團開始潰退，在營地的大門口，死傷無數，屍體將壕溝填滿。羅馬不光是被巴達維亞人殺死，更多的是被自己人踩死或者死於友軍的誤傷。
羅馬人必定是試圖用速度和重量衝倒對方，但是通常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對一的戰鬥中，對密集隊型的敵人，密集的箭雨更能有效的打亂敵人。排列密集的縱隊，對於單排的橫隊有著巨大的殺傷力，尤其是這些士兵毫無實戰的經驗。對於那些在另幾條戰線上目睹這一情形的士兵，也有巨大的威懾作用，他們心理擔憂著，面對這樣的進攻自己該如何生存下來。」
從波恩戰役我們還可以發現，羅馬軍隊中絕大多數的傷亡都是應該在他們的軍團被衝散後，大家紛紛轉身奪路而逃時。這是他們身上厚重的裝備也就、救不了他們了。羅馬人是他們自己裝備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在混亂中被推倒後爬不起來，或者是被那些奪路之人砍死。
戰鬥間歇
儘管如在波恩的會戰中一般，但是第一次的衝擊往往不能到達決定性的作用，交戰雙方戰線上的一些單位經常性的落後或著脫離戰線。第一次Cremona戰役中，經常因為這種原因而使戰鬥中斷，雙方在整理隊型稍是休息後重新開戰。Forum Gallorum戰役中Appain也曾提到當他們感到極度疲勞的時候，他們（軍團士兵）紛紛脫離戰鬥，稍稍休息一會兒，以保證自己能如平時訓練時一樣的戰鬥。Polybius證實了這種戰間休息的存在，同時他也指出坎尼會戰是違反常規的，因為雙方一接戰就糾纏在一起！戰鬥的間歇給了雙方時間將筋疲力盡的士兵替換下來，並把雙方的傷者抬下戰場給予救治。休息期間雙方的士兵還可以抓緊時間吃點東西喝點水。補充水分尤其重要，因為對於身著厚重鎧甲的士兵而言，在激烈的戰鬥中很容易脫水，特別是在夏季作戰中。
凱撒說明了戰鬥間歇時雙方應相隔距離有多近，他的軍團在戰鬥間歇時離赫爾維西亞人
非常近以致當這些人突然發起衝擊時羅馬人都沒有時間向他們投擲標槍。
因為有了這樣的中場休息時間，一場持續3、4個小時的戰鬥，往往可以被描述成激戰整日。若按此邏輯推斷，一些持續時間較短的小規模戰鬥，比如西元69年時羅馬人和巴達維亞人在波恩的戰役中某些戰鬥或許只真正進行了數十分鐘。
激戰之後
每個羅馬人都很清楚獲取戰利品的重要，戰爭是致富的捷徑，西塞羅指出安東尼軍隊裏的士兵，完全指望著通過戰爭搜集財富，Corbulo和Aemilius Paulinus每每在戰前鼓舞士兵在戰勝後收集戰利品，洗劫敵人的營地，搜刮屍體上的值錢物品是戰勝或者中場休息時的第一件事。
下一步是，戰勝者將用繳獲的敵人的武器，修建一座紀念性建築。在極端情況下也會用敵人的屍體或者頭顱來建造，比如凱薩在Munda擊敗龐培後：
「敵人的盾牌和標槍用來修建我們營地的柵欄，敵人的屍體用來堆成壁壘，壁壘頂上用劍挑著敵人的頭顱。」
羅馬人的傷兵在戰鬥中及戰鬥後由competent medici（一種衛生員兼傳令兵的角色）負責救治，但是對於重傷患在當時的條件下存活的幾率很小。凡是傷癒後不適合繼續服役的士兵可以享受missio causaria----因身體原因退役，此種情況退役的士兵可以享受和服役期滿後光榮退役的老兵同樣的待遇福利。
戰鬥中羅馬人的傷亡甚至敵人的傷亡數位一般都會被記錄下來，鎮壓猶太人起義的戰爭中雙方的傷亡數字都經官方較為精確的統計並記錄。戰死的羅馬人將會被帶回埋葬，曝屍荒野是很恥辱的事情。俘虜往往被殺死，但是多數情況下俘虜會被賣做奴隸，因此，在羅馬軍團中會有大量隨軍奴隸跟隨。還有一些俘虜將作為戰利品在凱旋儀式上向羅馬人民展示，然後在羅馬被處死。
最後我們用Vegetius的一段對羅馬軍隊精神的描寫結束本文，他們說為什麼羅馬軍隊總是能夠取勝，羅馬軍隊是靠什麼總是能夠取勝，因為當羅馬人遭受失敗時，他們用更加周密的計畫，更加嚴格的訓練以及堅強的意志去消除那些讓他們蒙羞的失敗的記憶。
他們為了爭取和平而積極備戰，為爭取勝利而嚴格訓練，為獲得成功而運用智謀而非僥倖，逢戰必勝者，無人敢與爭鋒。
毫無疑問，如此強大的帝國是對他們英勇作戰的獎賞，而不是他們的運氣。
� 屋大維於西元前27年改稱奧古斯都。


� 早期羅馬軍團的編制和本書所講的時代有很大不同，這三類應該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老兵小隊、成年兵小隊、青年兵小隊，主要是按照士兵的年齡、戰鬥經驗、裝備以及社會地位區分的。老兵小隊是軍團的預備隊同時也是精銳所在和後兩者的組織、指揮、裝備略有所不同，另外還有一類叫做少年兵小隊，


� 老兵小隊人數較少。


� 但並不以為著該小隊統領其他小隊。


� 此名詞拉丁文praefecti , 英文為equestrian prefect，作者所理解是非元老院委派的，駐埃及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或其下屬的某一級官員。


� 古代亞細亞的一個王國，後為羅馬屬地。


� 我稍微找了一下他們的駐地，都在埃及，其中第二十二軍團駐亞歷山大利亞。


� 直接用的拉丁文，可能指無籍貫，生於軍隊駐地營房。


� 古羅馬貨幣單位，約3000第納爾。


� 這和歐美軍艦的命名有類似，前一艘退役後，往往新建的一艘就用同一個名字，有時甚至不是同一類的艦船。另外，有一點書中沒有明講，我推測對於奧古斯都以後設置的常備軍團編號和名稱當然是固定的，而同時期為應付大規模戰爭臨時徵發的軍團的編號應該也是符合以上規則的。


� 第一矛手是軍團中比較高級的職位，帶領第一大隊的百人隊。


� 受罰者被活活打死，行刑者就是那些由於受罰者的違紀行為者而生命受到威脅的同袍。


� 這是一種由三根木棍組合成的防禦設施，每根木棍兩頭尖，中間為了便於安裝有一道細槽，三根紮在一起支在地面，行軍時拆開用騾馬馱運。


� 幫助軍隊在戰時進行補給工作的准軍事化奴隸。


� 一個帳篷的人數8人，十分之一個百人隊。


� 原文如此，但是多數材料上寫的是西元前46年1月。


� 法國北部和比利時的古高盧人。


� 這一段直接從字面上來看我有點迷糊了，根據我看的一些有關此次會戰的記述，龐培因為對自己的軍團作戰經驗不足，所以是站在原地等凱撒的軍團衝上來，凱撒的軍團還是在推進至預定的衝擊發起線時，發起了衝鋒，當發現龐培未向前推進，而造成兩軍距離過遠，為了避免隊型散亂，並保存體力，凱撒軍中很多有經驗的百夫長主動停下來整理隊型。原作者可能是想說明這樣一個觀點，即凱撒的軍團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站在原地整理隊型，而是以一種非常緩慢的推進速度在邊走邊調整隊型，因為凱撒並沒有第二次發出進攻的信號，說明只是速度慢了一下，而沒有完全停下來。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凱撒的軍隊，從士兵到軍官，戰鬥經驗確實比較足，隨機應變能力相當強。


� 古羅馬凱撒時代居住在今瑞士西部和北部。


� 標槍最大投擲距離約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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